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五回  五鼠精光前迎接　五個字度化五精

　　詩曰：　　圓不圓兮方不方，須知造化總包藏。

　　玉為外面三分白，金作中央一點黃。

　　天地未出猶混沌，陰陽才判始清光。

　　贏於撒發君民樂，勝上天宮覲玉皇。

　　卻說撒發國收在鳳凰蛋裡面，愈加福壽康寧。四位公公看見四樣人物，兩員將軍看見兩班人物，都不識得是個甚麼意思。只有

天師笑了一笑。王爺道：「天師這一笑，想是有個高見？伏乞見教。」天師說道：「貧道非敢妄笑，只是恭喜國師老爺無量功德。

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無量功德？須要天師老大人見教一番。」天師道：「一班白鬚長者飲酒，白鬚是老，飲酒是鍾，這叫做老有所

終。一群光頭的娃子牧羊，娃子是幼，牧羊是養，這叫做幼有所養。鋤田的吃二�四樣小米飯，鋤田的是農夫，二�四樣飯，是米
多不過，這叫做農有餘粟。三綹梳頭的穿二�四幅青腰裙，三綹梳頭是個女人，二�四幅青腰裙，是布多不過，這叫做女有餘布。
張狼牙撞著四個：一個一口劍，劍是鋒風；一個琵琶，琵琶是調；一個傘，傘是雨；一個帶，帶是順。進門去撞著，從此以前，風

調雨順。馬游擊撞著四個人：一個米皮，米皮是谷國；一個東嶽，東嶽是泰；一個燈籠，燈籠是明；一個禿馬，禿馬無鞍是安。出

門來撞著，從此以後，國泰民安。總而言之，是撒發國君民人等收在鳳凰蛋裡，坐了這三五年來，老有所終，幼有所養，農有餘

粟，女有餘布，從此以前，風調雨順；從此以後，國泰民安。這卻不是國師老爺的無量功德？故此貧道恭喜，不覺的笑將出來。」

王爺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情由。可喜！可喜！哪一個不叫聲：「佛爺爺！」哪一個不念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各自散去。

　　不覺的日往月來，又是三個多月。國師老爺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叫過陰陽官問道：「從開船以來，一總走了多少月日？」陰陽

官回覆道：「走了八個半月。」國師道：「既走了八個半月，該到滿刺伽國。」陰陽官稟道：「路途遙遠，算不得日期。」國師

道：「雖算不得日期，甚麼樣的順風，盡日盡夜而行，差不多也是年半來了，豈有不到之理？」

　　道猶未了，紅羅山神和銅柱大王兩個跪著，一齊稟事。國師道：「生受你二人在船上護送。」兩個齊說道：「弟子們沒有甚麼

生受，還是生受明月道童和那二位行者，每日每夜如此順風。」國師道：「都是一同生受。你兩個來，有甚麼話講？」兩個齊說

道：「適來聽見佛爺爺問滿刺伽國，此處到那裡，只消三晝夜工夫，苦不遠路，特來稟知。」國師道：「既不遠路，便自可喜。你

兩個且各方便著。」

　　果然是過了三晝夜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經過一個國，不知是個甚麼國？不知可收船也不收船？」二位元帥即時請到天師、國

師，計議前事。天師道：「收了船，著夜不收去打探一番，便知端的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消打探，此中已是滿刺伽國。」元帥道：

「國師何以得知？」國師道：「三日之前，銅柱大王們先來告訴貧僧，故此貧僧得知。」二位元帥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天師門下有

值日神將聽令，國師門下卻有山神大王聽令，三教同流，又且同功同用。妙哉！妙哉！」

　　道猶未了，元帥傳令收船。收船未定，藍旗官報道：「船頭上有五個將軍迎接。」元帥吩咐他進來相見。五個將軍進到中軍帳

下，行相見之禮。大約都有一丈多長，好長漢子，只是頭有些尖，眼有些小，稀稀的幾個牙齒，槍槍的幾根鬍鬚。老爺道：「你們

是甚麼人？」五個將軍齊聲答應道：「小的們是滿刺伽國國王駕下值殿將軍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姓甚麼？名字叫做甚麼？」齊聲

道：「小的們姓『馮、陳、褚、衛』的『褚』字，原是一胞胎生下我兄弟五人，故此順序兒叫名字，叫做褚一、褚二、褚三、褚

四、褚五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有甚麼事來相見？」褚一道：「小的兄弟五人承國王嚴命，替元帥老爺看守庫藏，看守限滿，故此迎

接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庫藏中無所損壞麼？」褚一道：「庫藏中一一如故，並無所壞。只是門背後新添了『黃鳳仙』三個大字。」

老爺道：「怎麼有這三個大字？」褚一道：「這三個大字，原是數年之前，一個女將摸進庫裡來，偷盜財寶，是小的們兄弟五人一

齊趕將他去，他見了都督之時，寫下這三個大字，以為後驗。故此有這三個大字。」老爺道：「這話兒是實，我得知了，你們去

罷。」

　　五個將軍朝著國師又另行一個相見之禮，叩了二�四個頭。國師道：「你們怎又在這裡？」褚一道：「弟子們自從東京大難之
後，卻又修行了這千百多年，才能夠聚會在這裡。因是滿刺伽國國王授我們兄弟們值殿將軍之職，故此得看守佛爺爺寶藏，三四年

間幸無損壞。全仗佛爺爺收錄弟子們這一功，度化一番，弟子們才得長進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們既是改心修行，便自入門。況又有些

看守之功，貧僧自有個處。你們且各自方便著。」五個將軍一齊磕頭，一齊而去。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萬物好修皆自得，人生何

處不相逢。」

　　道猶未了，中營大都督王堂迎接，各各相見，各各訴說離別一番。道猶未了，滿刺伽國國王，各各相見，各各敘舊。元帥傳

令，盤上庫藏，限即時起錨開船。國王留住，元帥不允。國王又告訴要跟隨寶船朝見大明皇帝。元帥許諾，另撥一隻馬船，付國王

居止。國王攜妻挈子，並大小陪臣，一切跟隨公辦，共有五六�人，住馬船上，打著進貢旗號。不出三日之外，寶船齊開。五個值
殿將軍拜辭國師老爺。國師道：「管庫有功，你各人伸上一隻手來，各人寫上一個字與你去。」五個將軍一人一隻手，國師一人與

他一個「佛」字，俱各磕頭禮拜而去。開船之後，閒居相敘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來了一年將近，再不見個李鬍子。這一顆夜明珠，

卻有些假了。」國師道：「自有其時，何愁之有！」老爺道：「昨日那五個值殿將軍是個甚麼出處，國師老爺一個人與他一個

字？」王爺道：「前日碧水神魚也只是一個佛，致令他崢嶸頭角，職掌龍宮。國師這一個字，卻不是小可的，怎麼輕易與他？」國

師道：「二位元帥，你有所不知。這五個將軍原是靈山會上出身，落後在東京朝裡遭難，近時改行從善。又兼今日看守庫藏有功，

故此貧僧與他這一個字，度化他反本還原，得其正果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怎叫做靈山會上出身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又是一篇長話。」

元帥道：「願聞。」國師道：「這五個將軍原父親是靈山會上天倉裡面一個金星天一鼠，職授天倉左大使，歷任千百多年，並無罣

誤。靈霄殿玉皇大天尊考上上，廷授天廚太乙星君。所生五子，各能自立，各有神通，俱不襲父職，移居錦帆山下瞰海岩中。諱鼠

為褚，改姓褚，順序而名，故此就叫做褚一、褚二、褚三、褚四、褚五，這卻不是靈山會上出身？」元帥道：「怎叫做東京城裡遭

難？」

　　國師道：「因為兄弟五人離了西天，來到東京瞰海岩下，賣弄神通，往來變化：時或變做老人家，脫騙人財物；時或變做青年

秀士，調戲人家的女人；時或變做二八佳人，迷亂人家子弟。忽一日，西京路上有一座錦帆山，山勢盤旋六百餘里，幽林深谷，崖

石嵯峨，人跡所罕到。大凡鬼怪精靈，都趕著這裡好做買賣。

　　「卻說清河縣有個施秀才上京赴試，帶著一個家僮兒，名字叫做小二，饑餐渴飲的夜住曉行，路從錦帆山下經過。正叫做：一

心指望天邊月，不憚披星戴月行。來到山下，已經更半天氣，天色昏濛，人煙稀少。小二說道：『夜靜更深，不如投宿旅店罷。』

施秀才依小二所說，竟投到一個旅店之中。店主人出來問了鄉貫來歷，曉得是個赴選的相公，�分敬重，備辦酒肴，共席飲酒。飲
酒中間，論及古今事變，經史百家，那店主人應對如流，略無疑滯。施秀才心裡想道：『恁的開店主人，能博古通今如此？我�載
螢窗，尚且不能記憶。』因而問：『店主人亦曾從事學問麼？』主人道：『實不相瞞，在下也曾連赴幾度科場，爭奈命途多舛，科

場沒分。又因家有老母，不能終養。故此棄了詩書，開張小店，每日尋得幾文錢，將就供養老母足矣！亦不圖覓甚麼重利厚資。正

叫做：苟活而己，何足為君子道。』施秀才因店主人說及老母，卻動了他內顧之心，說道：『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公有老

母，得盡仰事之道，於願快足。我學生因這功名兩字，家有少艾，不能扶育，人道實虧。道及於此，心膽俱裂！』施秀才這一席

話，原是真情，實指望知音說與知音聽，哪曉得不是知音強與彈。怎叫做不是知音強與彈？



　　「原來這個店主人，不是真店主人，就是那天廚太乙星君的第五個兒子，名字叫做褚五，正然在錦帆山下弄精作怪。看見施秀

才來得天晚，他就撮弄出一所店房，假扮一個主人，鬼推這許多肴酒，意思要下手施秀才。及至聽知道施秀才家有少艾，他就頓起

不良之意，舉起一杯酒，呵了一口毒氣，遞與施秀才。施秀才不知不覺飲了這一杯，方才飲下喉嚨去，就覺得四肢無力，昏昏沉

沉，褚五故意的叫聲：『施管家，你相公行路辛苦，酒力不加，要尋瞌睡，你快去服事相公就寢也。』施小二隻說是真，扶著施秀

才上牀去睡。小二也飲了一杯，也是一樣的睡著。

　　「褚五看見迷昏了這兩個主僕，卻就騰雲駕霧，來到清河縣施秀才門首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施秀才，走進房裡，叫聲：『娘

子，我回來也。』那娘子何氏正然在梳洗之時，唇紅齒白，綠鬢朱顏，好不標緻哩！看見丈夫回來，正叫做新娶不如遠歸，不勝之

喜，問說道：『相公，你離家方才二�餘日，怎麼急地裡就得回來？』褚五故意的說道：「不堪告訴。莫非是卑人時乖運蹇，未到
東京之日，科場已罷，紛紛的都是回籍秀才，是我討了這個消息，竟日抽身而回，不曾上京去。』何氏說道：『你前日帶著小二同

去，怎麼今日又是隻身回來？』褚五又故意的說道：『小二不會走路，行李又重，故此還在後面，遲幾日才到。』何氏以為實然，

只說是自己丈夫，自去自來樑上燕，相親相傍水中鷗。哪曉得那個真施秀才在路上受苦連天？

　　「卻說施秀才吃了褚五的毒酒，睡到五更頭，肚腹疼痛，滾上滾下，叫聲：『小二！』小二也是肚腹疼痛，叫爹叫娘。一個滾

到天亮，一個叫到天明，哪裡有個店房？哪裡有個店主人？施秀才說道：『哪裡眼見鬼，就到這個田地。』小二說道：『山腳下人

原來不忠厚，把個毒藥耍人。』一主一僕正在急難之處，幸喜得天無絕人之路，有個樵夫荷擔而來。施秀才沒奈何，扯著告訴他夜

來這一段情由。樵夫道：『此處妖怪極多，夜半受了妖魔的毒氣，以致如此。』施秀才就求他一個解救之方。樵夫說道：『離此百

步之外，就有一所店房，可以棲身。離此六�里之外，有個茅山董真君，施捨仙丹，專一驅治鬼魅陰毒，可以救解。』施秀才說
道：『我主僕二人俱已受毒，怎得個兒前去？』樵夫又看一看，說道：「你的毒氣太重，三五日就要喪命。你管家的毒氣尚淺，在

�日之後才重。』施秀才說道：『小價雖然毒淺，目今已不能動止，將如之何？」樵夫道：「管家只消把地上的土塊兒吃他三五
口，權且解得一二日之危。有了一二日，卻不請到茅山董真人的仙丹麼？』

　　「道猶未了，樵夫已不在前面。小二道：『怪哉！怪哉！夜來見鬼也罷，日上怎麼又見鬼哩！』施秀才說道：『蠢才！夜來是

鬼，日上是神仙，這決是神仙來搭救我們也！』果真的小二吃了三五口土，疼痛頓止，人事復舊。即時走向前去，找著店房，安了

主人，上著行李，覓卻茅山，拜求董真人。各得一粒仙丹，一主一僕一口吞之。吞了下喉不至緊，一人吐了幾大盆。卻才消得毒

氣。日復一日，舊病安妥，再欲上京，東京科場已罷矣。施秀才沒奈何，帶著小二，謝了店主人，歸到清河縣自家門首，著小二先

進門去說信。

　　「只見何氏接著小二，說道：『你既是跟著相公上京，怎麼於路只是躲懶，不肯趲行？』小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主母怎說出

這話來？怎見得小的躲懶，不肯趲行？』何氏道：『還說不躲懶！二�日前主人到了家裡，二�日後，你卻才來，這豈是個趲行
麼？』小二說道：『主母，這話越發講差了。我與主人公日上同行，夜來同寢，相呼廝喚，寸步不離，怎得一個主人公二�日前到
了家裡？』何氏道：『你不准信之時，後堂坐著的是哪個？』小二走進堂前去，果真是個施秀才坐在上面。小二吃忙，走出門外

來，恰好又是個施秀才站在外面。小二說道：『今年命蹇，只是見鬼，路上也見鬼，家來又是鬼。』

　　「道猶未了，施秀才走進門去，叫聲：『娘子何在？』何氏還不曾答應，那褚五假充施秀才倒是狠，走出門來，喝聲道：

『唗，你是甚麼人？假充我的形景，調戲我的妻小。』劈頭就一拳，把個施秀才打得沒些分曉，不敢進門，他反告訴何氏說道：

『小二路上不小心，帶將甚麼鬼魅回來，假充做我，特來調戲。明日快去請法官懲治於他，才得安靜。』何氏還不敢認他是個假

的。

　　「只是施秀才趕在門外，告訴左鄰右舍，把山下店主人的事，各說一番，卻有小二做證。左鄰右舍道：『此必店主人就是個妖

怪，貪君妻貌，故此蠱毒於前，歸寧於後。這一樁事少不得告到官，才得明白。』施秀才告到本縣，本縣不能決，告到本府，本府

不能決，一直告到王丞相處。王丞相先審問施秀才，施秀才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一番。卻又叫到小二審問，小二口詞和施秀才無

二。卻又拘到後麵店主人，店主人口詞與秀才無二。王丞相心上明白，說道：『有此妖怪，大是異事！』即時移文提到假施秀才並

何氏一干人犯，當面一證。兩個施秀才面貌無異，連何氏也認不透，連小二也認不透，王丞相也認不透。

　　「王丞相心生一計，吩咐一齊寄監。到晚上取出何氏來，問他真施秀才身上有何為證。何氏道：『我丈夫右臂上一個點黑痣。

』丞相得之於心，到明日早上取出一干人犯，先前囑咐了公牌，假施秀才右臂上沒有黑痣，我吩咐下來，即時就要枷號他，不可輕

恕。取到人犯，王丞相更不開口，叫過公牌，取到枷鎖，吩咐兩個施秀才都要脫去上身衣服，枷號起來。即時脫去上身衣服，公牌

們看得真，下手得快，揀沒有痣的就枷起來，卻不恰好是枷到假施秀才了。那假施秀才委是有些靈變，就曉得右臂上沒有點黑痣，

口裡連聲叫屈，說道：『枉刀殺人，天地鬼神可憐見也！』王丞相大怒，罵說道：『潑怪還敢口硬！真施秀才右臂上有點黑痣，你

假施秀才右臂上沒有黑痣，你還賴到哪裡去？』假施秀才就弄上一個神道，說道：『這都是這些公牌誤了老相公的公事，小的怎麼

右臂上沒有黑痣？老相公不肯准信之時，乞龍眼親自相驗。』王丞相又怕屈問了人，只得親自下來相驗一番，果真是右臂上也有一

點黑痣！兩個施秀才都是右臂上有點黑痣，怎麼辨個真假？怎麼再好枷號哪個？只得收監聽候再問。

　　「到了監裡之時，假施秀才心裡想道：『今日險些兒弄假了事，說不得再叫一個哥來，鬼推王丞相一下，看王丞相何如？』好

個褚五，即時呵起難香，早已瞰海岩下有個褚四，聽知道褚五監禁在丞相府中，他即時閃進府堂上，搖身一變，變做王丞相一樣無

二。大清早上，擂鼓升堂，各屬各役依次參見。參見之後，取出施秀才一干人犯前來聽審，三言兩句，把個真施才故意的認做假，

一夾棍二�板子，打得真施秀才負屈含冤，連聲叫苦。
　　「叫聲未絕，真王丞相卻來升堂，只見堂上先有一個坐在那裡，坐著的卻是假王丞相。假王丞相偏做更凶，喝聲道：『唗！你

是甚麼人？敢假我形景，妄來坐堂。』叫左右的公牌：『快與我拿下去，拷打一番。』真王丞相到底是真，怎肯服輸於他，喝聲

道：『唗！誰敢來拿？』公牌雖不敢動手，心上卻不能無疑。怎麼不能無疑？都是一樣面貌，都是一樣語音，都是一樣形景，都是

一樣動情，故此不能無疑。真王丞相拿出主意來，扯著假王丞相，面奏宋仁宗皇帝。褚四又弄一個神通，噴上一口妖氣，連仁宗皇

帝御目都是昏花，不能明視，辨不得真假。傳下旨意，把兩個丞相權且寄送通天牢裡，待明早再問。怎麼明早再問？原來仁宗皇帝

是個赤腳大仙臨凡，到夜半北斗上時，直見天宮，諸般妖怪不能逃避。

　　「褚四早已知其情，生怕北斗上時，露了本相，即時呵起難香，叫過褚三來作一商議。褚三也又弄起靈通，閃進金鑾殿上，搖

身一變，變做個仁宗皇帝。未及五鼓，先坐在朝元殿上，會集文武百官，商議王丞相之事。正要開通天牢，取出兩個丞相，適逢得

真仁宗皇帝宮裡升殿。文武百官看見兩個聖上，面面相覷，不敢開言。百官沒奈何，只得奏知國母。國母取過玉印，隨身出殿審

視，只見兩個聖上面貌相同，語音相似，國母也吃了一驚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『爾百官都不要驚慌，真聖上兩手自別：左有山河

紋，右有社稷紋。』文武百官眼同啟視，兩個聖上都是左山河，右社稷。國母又說道：『既是妖怪神通廣大，爾百官可傳下玉印，

把兩個聖上都用上一顆，真聖上請回宮；假的送到通天牢，明日擊治。』

　　「道猶未了，早已是兩個國母，站在朝元殿上。原來褚三看見事勢不諧，呵口難香，請到褚二。褚二卻又搖身一變，變做國

母。大家鬼吵做一團，文武百官俱不能辨，只是真聖上、真國母自家心裡明白，只得退回後官而去。一個假國母，一個假聖上，對

著百官有許多議論，百官只得唯唯奉承。正在議論中間，只見後殿走出一個小內使，傳一道詔書出去。文武百官還不解其意，褚二

心上早已明白了�二分。怎麼這等明白？原來那一道詔書，是欽取包待制進朝問理。褚二神通廣大，知過去未來，故此早已明白了
�二分。這一明白不至緊，一口難香，驚動褚一。包待制未及起馬之時，褚一走到朝門外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包待制，帶了二�四
名無情漢子，取出三�六樣有用刑具，逕進朝吆吆喝喝，說道：『你們都不要走了，我已牒知城隍，奏請玉帝。今番卻容不得私



占。』吩咐取出通天牢裡人犯來。兩個王丞相，兩個施秀才，面面相覷，都指望包待制斷出真假，決不銜冤。哪曉得是個假包待

制，做得這等鬧哄。「道猶未了，卻是個真包待制來了。剛進朝門之內，假包公就嚷起來，說道：『好妖怪！敢借我名色進朝來騙

人麼？』眾人又昏了，辨不得真假。真包公心裡卻明白，口裡不好做聲，想說道：『世上有此等妖魔鬼怪，敢撮弄到朝元殿上來，

敢把我老包也來頂替？』轉想轉惱，叫上一聲『惱殺人也！』一轂碌跌翻在丹墀裡。眾人只說是個假包待制，吃了一虧，哪曉得倒

是個真的。真包待制認得是個五鼠，借這一躍，真魂逕上西天雷音寺裡世尊殿前，借出金睛玉面神貓來降服他們。過了一會，包待

制甦醒，爬將起來，喝聲道：『你這些孽畜，哪裡走哩！』袖兒裡放出一個金睛玉面神貓來，一爪一個，抓翻過來。原來假包待制

是個褚一，假國母是個褚二，假仁宗皇帝是個褚三，假王丞相是個褚四，假施秀才是個褚五。五個老褚原來是五個老鼠，五個老鼠

就是適來五個值殿將軍，這豈不是東京城裡一厄？」

　　元帥道：「既是妖怪，怎麼適來國師超度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他們自從東京遭厄之後，改行從善，聲聲是佛，口口是經，經今又

修行了千百多年，已自有了仙體。況兼昨日庫藏之中，若不是他們在裡面看守，豈沒個鼠耗相侵？豈沒有個妖魔用害？有此大功，

故此貧僧不得不重報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廣開方便之門，致令妖怪卻得成其正果，這何等的功德！」國師道：「甚麼功德？昔日三

祖以罪懺罪，二祖將錯就錯；一陣清風劈面來，罪花業果俱零落。貧僧佛門中原是如此。」

　　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倒好，只是咱們的李鬍子還不見蹤影。」國師道：「自有其時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夜來又要見過吸鐵嶺，又

不知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一定在吸鐵嶺下有個李鬍子。」三寶老爺曉得國師不打誑語，得了這一句話，日夜裡巴不得吸鐵嶺。哪

曉得窗外日光彈紙過，不覺得寶船又行了幾個月，國師問及陰陽官，陰陽官回覆道：「已經共行了�一個多月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到
吸鐵嶺也。」道猶未了，銅柱大王稟說道：「前面已是吸鐵嶺，止差得一日路程了。」

　　畢竟不知這吸鐵嶺今番是怎麼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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